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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秘鲁裔族群作为秘鲁海外侨民中规模最大、 组
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 长期与祖籍国之间维系着多层次、 持续
性的跨国联系, 并在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参与祖籍国事务的重要跨国
行动主体。 在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下, 美国秘
鲁裔族群在不同领域中的跨国参与路径及其制度性后果得以系统呈
现。 在政治领域, 美国秘鲁裔族群依托其海外选民规模优势与侨团
网络基础, 不仅在秘鲁大选中具有潜在政治影响力, 还通过推动设
立海外选区等制度性改革, 介入侨民治理与政治代表机制的调整;
在经济领域, 该群体通过侨汇回流、 跨国投资及商业网络构建等方
式, 在联通美秘两国民间经济体系的同时, 为祖籍国提供稳定的外
部资源支持, 并间接塑造国家对侨民的政策认知与制度回应; 在社
会发展领域, 该群体依托侨团组织、 专业网络与公益项目, 持续参
与教育、 医疗与社区建设等公共事务, 通过 “社会汇款” 等非物质
资源的传递, 推动祖籍国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的渐进转型。 总
体而言,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跨国实践在特定制度条件下, 通过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的相互作用, 逐步形成多维度、 制度化的跨国
参与结构。 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移民群体在 “祖籍国—海外侨民” 关
系建构中的制度参与路径及其条件性边界, 也为深化跨国主义研究中
关于移民能动性与制度嵌入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与理论启示。

关 键 词: 美国秘鲁裔　 跨国主义　 国家—侨民关系　 侨民参与
跨国实践

作者简介: 宋雨桐,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
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梁茂春, 社会学博士,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６６４９ (２０２６) ０３ － ００８８ － ３９

—８８—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去领土化国族建构比较研究” (编号: ２１ＡＭＺ０１３)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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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秘鲁国内政治动荡、 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际迁移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

影响, 自 ２０ 世纪中后期以来, 秘鲁的对外移民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秘鲁国家

统计与信息研究所 (ＩＮＥＩ) 的数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 年均约有 １０. ６ 万名秘鲁

公民离境。①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约有 ３６９. ９ 万秘鲁人移居海外, 约占

２０２５ 年秘鲁全国估计总人口 (约 ３４３５ 万人) 的 １０. ８％ 。 在主要侨居国中,
美国以 ３０. ３％ 的占比居首位, 其后依次为 西 班 牙 ( １６. ６％ )、 阿 根 廷

(１２. ５％ )、 智利 (１１. ５％ )、 意大利 (１０. ５％ ) 与日本 (３. ５％ ) 等。②

近年来, 海外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联系持续深化, 并在政治、
经济与社会等多个层面显现出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全球秘鲁裔侨民群体中,
居住于美国的秘鲁裔群体因其相对集中的人口规模、 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融

入以及较高程度的组织化发展, 与祖籍国的跨国互动更为活跃。 相关实践表

明, 这一群体不仅在特定政治议题上持续介入祖籍国制度建构进程, 而且通

过侨汇、 跨国商业网络与社会援助项目等渠道, 参与祖籍国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以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为理论

基础, 探讨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之间的多维跨国互动实践。 首先, 以跨

国主义视角界定侨民与祖籍国之间互动的路径与作用机制, 梳理既有研究中

关于美国秘鲁裔跨国实践的主要论述及其不足; 其次, 回顾该群体的移民历

史与社会适应状况, 以阐明其参与祖籍国事务的社会基础与资源条件; 最后,
从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出发, 分析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之间

的多重互动路径, 分析其在当代跨国实践中对 “祖籍国—海外侨民” 关系的

塑造能力及其制度能动性。

一　 概念阐释与文献回顾

本部分首先对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进行概念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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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ａｌ ２０２５ (Ｕｎａ Ｖｉｓｉóｎ ｄｅｓｄｅ ｌｏ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ｏ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ｏｓ)”, ２７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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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系统梳理近年来关于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跨国互动的研究进展, 以构

建后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脉络。
(一) 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关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 跨国主义理论兴起, 为关于移民跨国参与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基于对美国的加勒比与拉美裔移民展开的实证研究,
格利克—席勒等学者系统性地将 “跨国主义” 引入移民研究领域, 并借鉴布

尔迪厄关于 “社会场域” 的关系性与权力取向分析, 提出 “跨国社会场域”
这一核心分析框架。 该理论强调, 通过持续运作的跨境社会关系网络, 移民

的社会实践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同时展开, 构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互动性

的跨国社会结构。 从这种意义上看, “跨国移民” 被界定为其日常生活、 身份

认同与公共实践建立在对多个国家持续性联结基础之上的行动者, 其迁移过

程不再被理解为一次性 “脱嵌—再嵌入” 的线性转变, 而是一种跨越国界、
长期并存的多重社会嵌入形态。①

基于上述理论, 既有研究通常从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等多个维度考

察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持续性互动。 就美国秘鲁裔族群而言, 本文将分析重

心集中于其与祖籍国之间在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三个具有制度实践属性维

度的互动路径, 并据此构建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 旨在

揭示美国秘鲁裔族群如何通过制度化行动嵌入祖籍国的发展进程, 以及他们

在此过程中如何能动地塑造其与祖籍国的结构性关系。
首先, 政治维度作为跨国参与中最具制度穿透力与结构影响力的领域之

一, 不仅为理解侨民如何制度性介入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也构成了

三维分析框架的规范性与合法性基础。 跨国主义理论指出, 移民的迁出并不

必然意味着与祖籍国政治的割裂, 许多移民即便长期定居他国, 仍持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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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Ｎｉｎａ Ｇｌｉｃｋ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Ｌ. Ｂａｓｃｈ, ａｎｄ Ｃ. Ｓｚａｎｔｏｎ － Ｂｌａｎ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６４５,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９２, ｐｐ. １ － ２４; Ｌ. Ｂａｓｃｈ, Ｎ. Ｇｌｉｃｋ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Ｃ.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Ｂｌａｎ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３; Ｎ. Ｇｌｉｃｋ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Ｌ. Ｂａｓｃｈ, ａｎｄ Ｃ.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Ｂｌａｎｃ, “Ｆｒｏ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６８, Ｎｏ. １, １９９５,
ｐｐ. ４８ － ６３; Ｐｅｇｇｙ Ｌｅｖｉｔ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ａｎｃｙ Ｆｏｎｅｒ, Ｒｕｂéｎ Ｇ. Ｒｕｍｂａｕ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Ｊ. Ｇｏｌｄ (ｅ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ｐｐ. ４５９ － ４７９;
Ｐｅｇｇｙ Ｌｅｖｉｔｔ ａｎｄ Ｎ. Ｇｌｉｃｋ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３, ２００４, ｐｐ. １００２ － 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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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祖籍国的政治认同。① 与此同时, 祖籍国政府也日益重视海外侨民带来的

制度性价值, 主动设置制度接口以整合其政治资源, 如通过承认双重国籍、
设立海外选区、 扩展领事服务等机制, 将侨民政治参与塑造为国家治理外延

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此外, 政治维度的跨国实践也展现出侨民主体性日益增强的 “反向动员”
逻辑。 在祖籍国制度激励与居住国自由空间的双重作用下, 部分侨民基于独

立政治立场、 资源能力与组织自主性, 发展成为具有潜在制度影响力的跨国

政治力量。 他们不仅在制度框架内积极参与祖籍国政治实践, 还通过公共动

员与政策倡议, 主动介入政治议题的设定与权力格局的塑造。③

可见, 政治维度的跨国参与不仅为观察侨民群体如何嵌入祖籍国制度、
表达集体诉求与介入权力关系提供了关键切入点, 也揭示了侨民群体在跨国

空间中借助制度性机制实现政治再定位及治理协商的路径。 因此, 政治维度

作为衡量侨民跨国参与强度的重要指标, 是本文中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其次, 在三维分析框架中, 经济维度聚焦于资源回流与市场嵌入路径,
是侨民跨国参与中较为普遍且持续性较强的实践形式之一。 侨民与祖籍国之

—１９—

①

②

③

Ｙａｓｅｍｉｎ Ｎｕｈｏｇｌｕ Ｓｏｙｓ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Ａｉｈｗａ Ｏ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Ｄｕｒｈａｍ,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Ｎ. Ｙｕｖａｌ － Ｄａｖｉｓ, “Ｔｈｅ ‘ Ｍｕｌｔｉ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１９ － １３６;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ｈｒｋａｍｐ ａｎｄ Ｈｅｌｇａ Ｌｅｉｔｎｅ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Ｎｅｗ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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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经济联系不仅体现了侨民对原乡社会与家庭的持续责任感, 也成为祖籍

国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其中, 侨汇是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实践,
被普遍视为衡量侨民与祖籍国之间联系最直接且最稳定的方式之一。① 相关研

究指出, 从祖籍国宏观经济指标角度看, 侨汇有效地促进了教育、 健康及性

别平等等领域的发展。② 除侨汇外, 侨民构建的跨国经济网络也在促进资本、
商品与信息的跨境流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侨民对居住国与祖籍国具有双重

嵌入能力, 其在双边贸易与投资活动中扮演着 “桥梁型中介” 的角色, 这不

仅有助于有效降低交易壁垒, 也使侨民成为推动祖籍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外向

型发展的重要动力。③

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维度的跨国参与不仅具有独立的分析价值, 也是对

单一政治维度的重要补充。 相较于直接的政治动员, 经济实践所体现的资源

回流与制度嵌入路径揭示了侨民影响祖籍国发展的另一种机制, 即通过表面

上 “非政治” 的经济行为, 产生实质性的政治结果。 通过汇款、 企业投资与

发展倡议等制度化的经济路径, 侨民得以在缺乏正式政治代表性或制度性参

与渠道的情境下, 依然展现出事实上的跨国能动性, 并由此强化祖籍国与侨

民之间的制度性联结。
现有研究指出, 侨民的经济参与不仅促使祖籍国政府重新评估其角色定

位, 也推动政府通过设立政策平台、 调整发展战略, 乃至优化相关治理结构

等方式, 争取侨民更持续和稳定的投入。 这种基于经济贡献的制度性回应表

明, 经济行为本身同样具有政治效应, 并可能对祖籍国的制度结构与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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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产生深远影响。① 因此, 将经济维度纳入侨民跨国参与的分析框架, 不仅有

助于拓展对侨民影响祖籍国路径的理解, 也为系统分析侨民与祖籍国之间制

度关系的生成与演化提供了更具解释力与整合性的视角。
最后, 社会发展维度在三维分析框架中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

文所界定的 “社会发展” 维度主要涵盖教育援助、 公共卫生与社区建设等涉

及社会福利与人文关怀的议题, 强调侨民在非经济性公共事务中的制度性介

入。 相较于依托国家权力或市场机制的政治与经济路径, 社会发展实践更多

地通过非正式机制推进, 但同样能与祖籍国形成稳定的制度对接, 并在社会

领域产生持续性的制度影响。
莱维特提出的 “社会汇款”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理论指出, 移民与祖籍国

之间的跨国互动不仅体现为经济资源的回流, 更体现在观念、 价值观、 行为

规范与组织经验等非物质要素的跨境传递。② 在社会发展维度下, 这类 “非物

质性汇款” 往往通过教育援助、 公共卫生与社会服务等实践得以落实, 侨民

通过持续性项目介入祖籍国社会事务, 并以 “示范性倡导” 的方式, 将移居

国的治理经验与社会项目模式引入原乡, 从而逐步影响祖籍国的社会政策取

向与服务体系建设。 在此过程中, 侨民常扮演连接国家制度与基层社会的重

要中介角色, 即使缺乏正式政治代表性, 仍能在非正式权力结构中发挥持续

的制度性影响力。③ 鉴于此, 社会发展维度有别于以文化维系为核心的象征性

认同实践, 更强调侨民通过组织化运作与制度倡导, 直接参与祖籍国社会治

理与公共服务体系, 展现其现实而具体的制度能动性。
社会发展维度是对政治与经济维度的重要补充。 一方面, 长期的项目积

累与信任建构, 常成为侨民后续多领域参与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 该维度

揭示了侨民如何通过日常社会实践, 在国家与社会间建立制度性影响力。 作

为三维分析框架的关键一环, 社会发展维度凸显了侨民通过非正式机制实现

制度嵌入的现实可能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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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 本文构建的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 旨在

突破既有侨民参与研究路径单一、 维度间割裂的局限性, 提出一种兼具系统

性和理论延展性的分析范式。 该框架以侨民通过多重制度路径嵌入祖籍国为

核心, 揭示其跨国能动性在不同领域的多样化表现及其制度化生成逻辑。 政

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三大维度在分析上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动, 共同构成了

移民跨国实践的复合机制, 从而为理解侨民与祖籍国之间关系的形成、 演化

及其跨情境适用性提供了可迁移的理论支点。
(二) 关于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跨国互动的既有研究回顾

在政治层面, 既有研究多以 “海外秘鲁人” 为整体分析对象, 研究重点

集中于海外选民在秘鲁大选中的投票行为、 意识形态取向及其对国内政治格

局的影响。 尽管鲜有研究专门聚焦于美国秘鲁裔族群, 但相关文献普遍承认

该群体在海外选民结构中的代表性。① 相较之下, 关于美国秘鲁裔族群在跨国

空间中展开 “自下而上” 政治实践的研究则明显不足。 确有少数研究已注意

到侨民精英在此过程中的潜在作用。 例如, 阿尔塔米拉诺指出, 具备较高社

会地位的秘鲁裔侨领在选举动员与政策倡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推动侨民更

积极地介入祖籍国政治事务。② 然而, 对其具体动员策略、 跨国行动路径及制

度化效果的系统分析迄今仍较为鲜见。 同时, 也有学者持相对审慎的评估,
认为尽管部分侨团历史悠久, 但整体上仍缺乏足以有效推动侨民权利扩展的

组织资源与政治影响力。③ 因此, 尽管既有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侨民

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及侨民精英的作用, 但关于美国秘鲁裔族群如何在跨

国空间中将个体与组织层面的政治参与转化为持续的制度性影响, 仍缺乏

系统的过程性与机制性分析。 这一研究缺口构成了本文进一步分析的重要

切入点。
在经济层面, 侨汇对秘鲁经济的影响长期受到学界关注, 但围绕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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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及其影响: 以美国秘鲁裔族群为例　

的系统性研究仍相对有限。 有学者指出, 这一研究的滞后与侨汇在秘鲁宏观

经济中的重要性直至 ２１ 世纪初才逐渐显现有关。① 现有文献多从宏观层面入

手, 考察海外汇款对秘鲁经济增长、 家庭消费结构与福利水平的影响, 以及

其在推动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潜在作用。② 然而, 这类研究多侧

重于汇款总量及其整体经济效应, 较少区分不同侨居国在侨汇流动中的结

构性差异, 也未能充分呈现美国秘鲁裔族群在汇款规模、 稳定性与持续性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 除传统的家庭汇款行为外, 关于美国秘

鲁裔族群与祖籍国间日益扩展的跨国经贸网络、 企业投资与商业合作等经

济联系, 在既有研究中亦缺乏充分讨论。 概言之, 现有文献尚未充分揭示

美国秘鲁裔族群如何通过侨汇之外的多元经济路径嵌入并影响祖籍国的发

展进程, 对其在不同经济渠道中的作用机制及制度性意义的分析仍有待

深化。
在社会发展层面,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宗教与文化维度, 探讨美国秘鲁

裔族群如何通过节庆活动、 宗教网络与文化实践参与祖籍国社会事务。 相关

研究指出, 随着秘鲁本土宗教组织动员能力的相对减弱, 海外侨民的介入不

仅有助于活跃地方宗教生活、 重建社区关系,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方经

济的复苏。③ 与此同时, 移民群体在居住国发展出的新型宗教表达形式, 使原

有信仰在跨国流动中实现本地化与象征意义的重塑, 并反向影响祖籍国的宗

教文化结构。④ 在特定社会制度与文化语境的作用下, 一些移民组织甚至推动

了祖籍国宗教实践的局部制度调整。 例如, 美国帕特森市的秘鲁裔妇女组织

成功促成秘鲁本土女性获得在宗教游行中抬举圣像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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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社会反思。① 此外, 围绕公共文化实践展开的跨国行动

亦被视为移民群体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应对居住国社会排斥的重要策略。 研

究显示, ２１ 世纪初由帕特森侨团主导的 “秘鲁大游行” 这一象征性表演, 不

仅深化了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的跨国联结, 也提升了其在美国公共空间中的

可见度。②

相较而言, 从本文所界定的 “社会发展” 维度来看, 既有研究对侨民制

度性介入教育、 社会服务与公共事务等领域的关注仍相对有限。 阿尔塔米拉

诺曾系统梳理 ２０ 世纪末美国秘鲁裔族群建立的各类社团组织, 指出这些组织

在祖籍国文化、 教育与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活跃表现。③ 也有学者强调, 自 ２０
世纪末以来, 美国秘鲁裔族群通过捐赠、 专业团体与社会服务组织等方式,
逐步介入祖籍国的发展议题。④ 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该群体早期的组织化

实践, 对其近年来日益多样化的跨国社会行动及其制度化路径关注不足, 相

关分析亟待结合新的经验材料加以更新与深化。
综上, 美国拉美裔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跨国互动近年来已成为跨国主义

研究的重要议题。 围绕古巴裔、 墨西哥裔与萨尔瓦多裔等具有较高地缘政治

敏感性的群体, 学界已有相对系统的研究积累。 相比之下, 对美国秘鲁裔族

群的系统性分析仍明显不足。 既有研究往往因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政治影

响力相对有限, 而将其笼统归入 “海外秘鲁人” 范畴, 从而忽视了其在跨国

实践中呈现出的差异化路径与内在机制。⑤ 此外, 相关研究多聚焦于 ２０ 世纪

末至 ２１ 世纪初的经验情境, 尚未充分回应近年来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之

间制度性联系持续深化的现实变化。
事实上, 随着跨国组织动员与制度衔接的不断拓展,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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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中逐渐展现出更加积极的跨国能动作用,
这不仅反映了其在多重制度性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嵌入能力, 也凸显了其在

塑造 “祖籍国—海外侨民” 关系中的实际作用。 基于此, 本文运用 “政治—
经济—社会发展” 三维分析框架, 对美国秘鲁裔的跨国参与展开系统性考察,
旨在填补相关研究的经验空白与理论空白, 并为拓展拉美移民跨国主义研究

的比较视角与理论外延提供新的经验依据。

二　 秘鲁人移民至美国的历史及其社会融入现状

本部分将简要回顾秘鲁移民赴美的历史进程, 概述其在美国的社会适应状况

与经济社会地位, 以此为后文分析其跨国实践路径提供必要的历史与结构背景。
(一) 秘鲁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进程

１８２１ 年秘鲁独立后, 在殖民时期以西班牙人身份自居的上层阶级, 为在

新共和国中维系其社会优势与统治地位, 开始以 “白人” 自诩。 这一种族身

份的重构, 不仅体现了殖民时期社会等级结构在共和国时期的延续与再生产,
也通过跨国流动实践被不断强化与确认。 自 １９ 世纪中叶起, 该阶层成员开始

频繁出国经商、 旅行, 或将其子女送往欧美接受高等教育, 成为最早享有护

照与签证制度所赋予的跨境流动权利的社会群体之一。①

秘鲁人向美国的较大规模移民浪潮始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当时, 秘鲁

阿普拉党起义失败, 其部分成员被迫流亡至纽约、 芝加哥等美国城市。 此后,
随着秘鲁国内政治腐败加剧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

批中产阶级群体———包括专业人士、 商人和学生———选择移民美国, 寻求更

具前景的职业发展与更好的生活环境。 这一阶段的移民潮在秘鲁国内亦被普

遍视为严重的人才流失。 此外,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 来自秘鲁利马市工人

阶级社区的男性开始前往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及其周边城市, 在当时兴盛

的纺织业中谋求就业机会。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安第斯山区农村女性为核

心的跨国迁移网络逐渐兴起, 其成员多随雇主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等地继续

从事家政服务, 由此推动了秘鲁劳动阶层更为持续和结构化的跨国流动。②

—７９—

①

②

Ｕｌｌａ Ｄａｌｕｍ Ｂｅｒ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ｌｖｅｓ: Ｒａｃ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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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ＰＵＣＰ, ２０１３, 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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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 秘鲁同时面临外部经济危机与内部治理失序的叠加

冲击。 在政府推行激进经济改革的背景下, 国家经济体系承受重压, 社会矛

盾不断激化。 ８０ 年代末, 以 “光辉道路” 为代表的极端左翼组织与政府之间

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 政治暴力迅速蔓延, 平民成为主要受害者。 安第斯山

区的农民社区尤受冲击, 在叛乱与反叛乱行动的双重作用下, 他们长期面临

被任意拘捕、 强制征用与无差别暴力等问题, 基本生存安全难以得到保障。①

经济崩溃、 政治暴力与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叠加作用, 直接推动了 ２０ 世

纪八九十年代秘鲁大规模对外移民潮的爆发。 仅 １９８９ 年一年, 便有超过 １００
万秘鲁人逃离本国。② 在此背景下, 美国逐渐成为秘鲁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

一, 尤其是迈阿密, 吸纳了大量来自安第斯农村地区的移民。 根据 １９８０ 年美

国人口普查数据, 当年在美登记的秘鲁裔人口约为 ７ 万人; 若考虑未登记移

民, 其实际规模可能已达 ２２. ２ 万人, 并在 １９８８ 年进一步增至约 ３０ 万人。③

总体而言,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 秘鲁赴美移民规模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增长

趋势 (见图 １)。

图 １　 在美国的秘鲁裔人口数量 (１９４０—２０２１ 年)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见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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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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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日裔政治家阿尔韦托·藤森执政期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秘鲁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稳定计划。 这些计划虽有效遏制了高

通胀, 却在短期内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国家治理层面, 藤森政权以

“反恐” 为名推行高度集权化的安全政策, 对左翼极端组织及政治异见者采取

了暗杀、 监禁与控制等强硬手段, 加剧了社会的恐惧与不安全感。 这种经济

调整与政治高压并行的治理模式, 进一步推动了秘鲁人口的持续外流。① 正如

«秘鲁共和国报» 所描述的, “每分钟就有一名秘鲁人离境”, 这成为这一时

期社会动荡与大规模移民的集中写照。② 在秘鲁人持续外流的背景下, 秘鲁裔

在美国的空间分布亦逐步突破早期集中于迈阿密、 帕特森和纽约等传统聚居

地的模式, 开始向达拉斯、 休斯敦、 华盛顿特区与旧金山等城市扩散, 形成

了更加分散化、 多中心化的社会网络结构。③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在亚历杭德罗·托莱多任内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 秘鲁自

２００２ 年起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指标显著改善, 然而, 增长的红

利并未在社会层面充分显现。 贫困与不平等的状况依然严峻, 经济收益高度

集中于中上层群体, 结构性失业与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长期存在。 托莱多

政府未能兑现新增 ４０ 万个就业岗位的竞选承诺, 改革受阻与接连曝光的政治

丑闻削弱了公众信任, 其支持率一度跌至约 １０％ 。 越来越多的秘鲁民众认识

到, 宏观经济的复苏并不必然转化为工资提升、 就业保障或向上流动的现实

机会。④ 在此背景下, 移民国外再次成为秘鲁社会中被广泛采纳的生存与发展

策略。 从移民规模来看, 以 “出境未返人口” (净移民流量) 为指标, ２００１
年约有 １２ 万名秘鲁人离境后未再返回; 至 ２００５ 年, 这一数字上升至约 ４５ 万,
显示出对外移民规模在短期内的显著扩张。⑤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秘鲁年均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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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返人数由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的 ４. ３ 万人激增至 １５. ９ 万人。①

２００８ 年, 秘鲁海外移民规模达到阶段性高点, 之后其总量一度呈下降趋

势。 在 ２０２０ 年全球新冠疫情发生后, 秘鲁政府实施了边境管制, 年度出境人

口随之大幅收缩。 然而, 随着疫情缓解, 以及自同年 １０ 月起边境逐步开放,
受国内外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影响, 秘鲁对外移民数量迅速反弹。 近年来,
秘鲁国内政治不稳定、 治安恶化、 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剧, 人口外流的压

力持续加大。 ２０２２ 年, 秘鲁离境人口超过 ４０ 万, 创下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的最高

纪录。 仅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 移居海外的秘鲁人数即达约 ４１. ５ 万, 几乎是 ２０２１
年同期的 ４ 倍。②

在后疫情时代多重结构性压力的叠加作用下, 北美依然是秘鲁对外移民

的主要方向。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秘鲁人经由墨西哥前往美国南部边境, 寻

求进入美国, 非正规迁移人数的增加已引发了区域层面的政策回应与管控升

级。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墨西哥政府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首次恢复对秘鲁公民的签证要

求。 据墨西哥政府统计数据,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 超过 ３. ５ 万名秘鲁人被驱逐出

境, 近 １４. ４ 万人在试图非法入境过程中被拘留。 ２０２３ 年,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

护局于美墨边境拦截了约 ７. ５ 万名秘鲁籍非法入境者。③

总体而言, 在秘鲁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困境背景下, 跨国流动日益被

视为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甚至必要途径。 “为追求更好生活而离开” 成为一种

现实可行的向上流动策略。④ 这一趋势折射出秘鲁国家内部发展困境长期未能

有效缓解所带来的系统性后果。
(二)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结构特征与社会适应现状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在美国境内的秘鲁裔人口已达到 ７１ 万人, 占全美拉美裔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２]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Ｐｉｅｒｉｎａ Ｐｉｇｈｉ Ｂｅｌ, “４ Ｐｏｓｉｂｌｅｓ Ｒａｚｏｎｅｓ ｄｅ Ｐｏｒ Ｑｕé 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ó ｐｏｒ ４ ｅｌ Ｎúｍｅｒｏ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ｑｕ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ａｎ ｅｌ Ｐａíｓ”, ＢＢＣ, ２３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ｍｕｎｄｏ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５１２ｌｐ９２ｍ１ｊｏ.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Ｗｉｌ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Ｐｅｒｕ’ｓ Ｂｒｅｗ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ｍ”,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ｅｒｕｓ － ｂｒｅｗｉｎｇ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ｏｒｍ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Ａｙｕｍｉ 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ａｎｄ Ｋａｒｅｎ Ａ. Ｐｒｅｎ,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ｏ Ｇｅｔ Ａｈｅａｄ: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５,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９ －
４９.



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及其影响: 以美国秘鲁裔族群为例　

总人口的比重约为 １％ 。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该群体规模增长了约 １８５％ (见表

１), 其中出生于美国以外的秘鲁裔人口增长了约 １１６％ , 反映出新一代移民的

持续涌入。① 与此同时, 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秘鲁裔人口显著增长。 这一趋势不

仅体现了秘鲁裔家庭结构的延续性, 也揭示了该群体以家庭为单位迁移、 依

托亲属网络开展跨国实践的移民特征。

表 １　 在美国的秘鲁裔人口数量与构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 　 (单位: 万人)

年份 人口总数 在美国出生的人口 非美国出生的人口

２０００ ２４. ５ ５. ５ １９. ０

２０１０ ６１. ０ ２０. ０ ４１. ０

２０２１ ７１. ０ ２９. ０ ４２. ０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见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ａｃｅ － ａｎｄ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ｕｓ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 － ｏｎ －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ｏｒｉｇｉｎ － ｌａｔｉｎｏｓ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美国秘鲁裔群体在性别结构上相对均衡。 ２００８ 年, 移民人口中男性约占

４７. ３％ , 女性占比为 ５２. ７％ 。② 至 ２０２１ 年, 男性占比小幅下降至 ４６％ , 女性

占比则略升至 ５４％ 。 在年龄结构方面, ２０２１ 年该群体的中位年龄为 ３８ 岁,
其中 ６４％处于 １８ ~ ６４ 岁的劳动年龄段, 而在非美国出生的秘鲁裔群体中劳动

年龄人口占比达到 ７６％ 。 相比之下, 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秘鲁裔群体明显更年

轻, 其中 １７ 岁及以下人口比重为 ４９％ 。③ 该数据表明, 在美秘鲁裔群体以青

壮年为主体, 他们不仅展现出较强的劳动潜能, 也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发展活

力与代际延续潜力。
从种族结构看, 美国对拉美裔群体的分类体系本身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源于拉美社会长期形成的族群融合传统, 拉美以 “混血—
多元” 为核心的身份观念与美国根深蒂固的 “黑—白” 二元种族秩序之间存

在明显的结构性张力;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美国人口普查主要依据 “自我申报”

—１０１—

①

②

③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ａｃｅ － ａｎｄ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ｕｓ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 － ｏｎ －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ｏｒｉｇｉｎ － ｌａｔｉｎｏｓ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２]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ｒａｃｅ － ａｎｄ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 ｆａｃｔ － ｓｈｅｅｔ / ｕｓ －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 ｆａｃｔｓ － ｏｎ －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ｏｒｉｇｉｎ － ｌａｔｉｎｏｓ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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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肤色或血统等客观标准来界定种族身份。① 尽管这一做法在统计操作上增

加了分类与比较的难度, 但同时也为分析拉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 阶层

分布及其社会流动轨迹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根据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 整体而言, 美国秘鲁裔族群中认同为 “白人” 的比

重为 １４％ , 略低于整体拉美裔的 １６％ ; 而认同为 “多种族” (４５％ ) 与 “其
他种族” (３８％ ) 的比重则均略高于整体拉美裔水平 (分别为 ４４％和 ３５％ ),
显示出美国秘鲁裔族群相对较强的多元与交叉身份认同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种族认同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在非美国出生的秘鲁裔群体中, “其他种

族” 认同的比重高达 ４５％ , 远高于 “白人” 认同的比重 ８％ , 这反映出第一

代移民更倾向于回避或突破美国既有的种族分类框架; 而在美国出生的秘鲁

裔群体中, “白人” 认同的比重上升至 ２２％ , 另有 ４７％认同为 “多种族”, 这

表明新生代更倾向于采用融合性、 复合性的身份表达方式。②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种族认同上的差异, 不仅体现了族群身份建构的显著

代际变迁, 也折射出其内部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 种族认同在此并非单纯的

文化或象征性选择, 而是与教育水平、 职业地位及社会流动路径等结构性因

素紧密交织, 进而构成秘鲁裔族群在美国社会中差异化嵌入过程的重要表征。
在语言能力方面, １９８０ 年约有 ８０％的美国秘鲁裔人口表示能完全或部分

使用英语, 到 ２００８ 年该比重微增至 ８２％ 。③ 然而在 ２０２１ 年, ９３％的秘鲁裔人

口在家庭中并不使用英语, 熟练掌握英语的秘鲁裔人口比重降至 ６５％ , 在非

美国出生者中该比重仅为 ４８％ 。 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随着美国秘

鲁裔人口持续增长, 其群体内部异质性也在上升, 表现为原籍地、 阶级与种

族背景的多样化。 尽管在美国出生的秘鲁裔人口多数具备较高的英语能力,
但其中仍有 ５８％在家庭中主要使用非英语语言, 这与他们家庭中多代同堂的

居住模式密切相关。④ 总体而言, 随着新一代移民与在美出生青少年群体的扩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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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美国秘鲁裔族群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双语特征。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在美拉美裔群体的平均水平。

１９８０—２００８ 年, 秘鲁裔家庭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低收入家庭比重由

４. １％下降至 ２. ２％ , 高收入家庭比重则从 ２６％上升至 ４０％ , 其中年收入超过

１０ 万美元的家庭比重从 １３％增至 ２６％ 。① 如表 ２ 所示,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秘鲁裔

群体的家庭与个人年收入中位数均高于拉美裔的平均水平, 其家庭年收入中

位数已接近全美总体水平。 超过半数的秘鲁裔家庭拥有房产, 远高于拉美裔

群体的平均房屋拥有率。 此外, 秘鲁裔群体的贫困率仅为 １１％ , 不仅低于拉

美裔总体的贫困水平, 也低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 在教育方面, 该群体拥有

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比重接近全美平均水平, 显著高于拉美裔的平均水平。 该

群体的就业率也相对较高, 其主要就业领域包括商业、 金融、 管理及行政类

岗位 (２６％ )、 体力劳动 (２２％ ), 以及教育、 法律、 社区服务与媒体艺术

(１０％ )。 上述数据表明,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教育、 就业与收入等关键社会经

济指标上整体具有相对优势, 为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提供了有利条件。

　 　 表 ２　 美国秘鲁裔的教育、 就业及经济状况 (２０２１ 年) (单位:％ , 万美元)

学士学位

及以上比重
就业率

家庭年收入

中位数

个人年收入

中位数

持有房产者

比重
贫困率

总体情况 ３８ ６９ ７. １ ５. ６ ６６ １３

全部拉美裔 ２０ ４３ ５. ９ ４. ０ ５１ １８

秘鲁裔 ３６ ４６ ６. ９ ４. ９ ５６ １１

　 　 注: 表中取得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者比重以 ２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基数计算, 就业率、 个人年收入

中位数以 １６ 岁及以上全年全职工作者为基数计算。
资料来源: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 美国秘鲁裔群体的入籍率持续上升。 ２０００ 年, 非美国出

生的秘鲁裔入籍率为 ２７. ８％ ; 到 ２０２１ 年, 该比重已显著增长至 ６５％ 。② 这一

趋势不仅体现了该群体在美长期定居的意愿, 也反映了其在社会融入和制度

—３０１—

①

②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Ｌａｉｒｄ Ｂｅｒｇａ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８”,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ｃｕｎｙ. ｅｄｕ / ｃｌａｃｌｓ＿ ｐｕｂｓ / ２７ / .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Ｍｏｓｌｉｍａｎｉ, Ｌｕｉｓ Ｎｏｅ －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２１”,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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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方面的良好表现。
综上所述, 美国秘鲁裔族群整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 其社会经济地位

高于拉美裔移民的平均水平, 因而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 然而, 该群体内部

在种族认同上的差异较为明显, 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

化趋势。 这不仅影响其在居住国的社会适应路径, 也深刻塑造了其跨国参与

的方式与成效。 有学者指出, 具有构建跨区域、 多中心 “离散网络” 的行动

能力者往往集中于受过良好教育、 具备专业资格与经济资源的中上层移民群

体。① 由此可见,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跨国实践并非覆盖全体成员的集体行动,
而是一种由中上层群体主导并依赖于制度嵌入与资源动员能力展开的分层化

过程。 这一内部结构揭示了社会经济资源向跨国行动能力转化的机制, 也界

定了美国秘鲁裔族群跨国能动性得以生成与持续的社会基础。

三　 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在政治领域的互动

在祖籍国政治制度逐步向海外公民开放的背景下,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跨国

政治参与主要通过两条相互关联的路径展开: 一方面, 依托宪法与选举立法所

赋予的权利, 持续参与祖籍国大选投票; 另一方面, 在选举参与长期受制于代

表性缺失与制度吸纳不足的情况下, 也开始通过更具制度指向性的政治倡议拓

展参与空间, 特别是围绕海外选区设立展开持续的跨国动员与政策游说。
(一) 美国秘鲁裔族群对祖籍国大选投票的参与

１９７９ 年, 秘鲁重返民主体制, 在新制定的 «政治宪章» 中首次明确赋予

海外秘鲁人投票权。 在 １９８０ 年全国大选中, 海外秘鲁人首次参与投票。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海外选举权的制度化再次成为政治议题, 并在 １９９３ 年的宪

法修订中得到巩固。 新宪法不仅重申了海外秘鲁人的投票权, 还将其界定为

一项公民义务, 从而在宪法层面正式将海外侨民纳入国家选举制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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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Ｐａｅｒｒｅｇａ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ｎｇ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ｉｎｅｒ
Ｂａｕｂö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ｉｓｔ ( ｅｄ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９１ － １０７.

Ｌｏｒｅｎａ Ａｒａｕｊｏ, “Ｅｓｔａｄｏ ｙ Ｖｏｔ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ｅ : Ｕｎａ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 ｌａ Ｒｅｇｉóｎ Ａｎｄｉｎａ”, ｅｎ Ａｎｄ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ｅ,
Ｑｕｉｔｏ: ＦＬＡＣＳＯ ｓｅｄｅ Ｅｃｕａｄｏ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íａ,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ｓｏｂｒｅ Ｍｉｇ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Ａｎｄｉｎａｓ,
Ｎｏ. ７, ２０１０, ｐｐ. ２ － １０;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Ｂｅｒｍúｄｅｚ,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ｌｉａ Ｍｏｒａ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ｎｄ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ｐａｉｎ”, ｉ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Ｖíａ Ｉｕｒｉｓ, Ｎｏ. １６, ２０１４, ｐ.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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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 秘鲁通过调整公民身份制度, 为海外公民的持续政治参与

提供了稳定的法律保障。 １９９３ 年宪法第 ５３ 条与 １９９５ 年通过的 «国籍法»
(第 ２６５７４ 号法) 第 ９ 条共同确立了双重国籍制度, 明确规定凡出生即具有秘

鲁国籍者, 即便取得他国国籍, 仍保有秘鲁公民身份, 除非自己主动放弃。①

这一制度安排在身份层面强化了海外秘鲁人与祖籍国之间的法律纽带, 使侨

民得以在跨国迁移背景下持续参与祖籍国的公共事务。
在宪法与 «国籍法»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秘鲁进一步通过选举立法细化了

海外投票的适用范围与实施机制。 １９９７ 年颁布的 «选举组织法» (第 ２６８５９ 号

法) 第 ２２４ 条明确规定, 海外选民有权参与总统及副总统选举、 国会选举以及

全民公投。 ２００４ 年的 «安第斯选举法» (第 ２８３６０ 号法) 则进一步赋予海外秘

鲁人选举安第斯议会中秘鲁代表的权利, 拓展了其在区域性超国家政治机构中

的参与空间。 与此同时, 秘鲁长期将投票视为公民的强制性义务, 并对未投票

者处以罚款, 但鉴于海外投票的高执行成本与现实可行性限制, 秘鲁于 ２００６ 年

通过第 ２８８５９ 号法, 正式取消了对海外公民未履行投票义务的经济处罚。②

尽管海外选民在全国选民中所占比重有限, 但随着对外移民规模持续扩

大, 其政治体量不断上升。 至 ２０２１ 年, 登记在册的海外选民已占全国选民总

数的 ３. ９４％ (见图 ２)。

图 ２　 秘鲁历年大选中海外选民占秘鲁全部选民比重的变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１ 年)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见 Ｋｒｉｓｔｅｌ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Ｃｕｃａｌóｎ, “Ａｐｒｏｘｉｍａｃｉｏｎｅｓ ａ ｌｏ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ｅ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

ｙ ｓｕ Ｃｏｍｐｏｒｔａｍｉｅｎｔ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ｅｎ Ｐａｐｅｌ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ｐ. １６１; Ｒｅｇｉｓｔｒ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ｃｉóｎ ｙ Ｅｓｔａｄｏ Ｃｉｖｉｌ,“２５′２８７, ９５４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Ｖｏｔａｒíａｎ ｅｎ ｌａｓ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２０２１”, ５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ｒｅｎｉｅｃ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３４０７６２ － ２５ － ２８７ －
９５４ －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 ｖｏｔａｒｉａｎ － ｅｎ － ｌａｓ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 ３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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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Ｔｒａｂａｊｏ ｙ Ｐｒｏｍｏｃｉóｎ ｄｅｌ Ｅｍｐｌｅｏ, “Ｌｅｙ ｄｅ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ｄａｄ (Ｌｅｙ Ｎ. ° ２６５７４)”, ３０ ｄｅ
ｏｃｔｕ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ｍｔｐ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 ４８３１２１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ｄａｄ － ｍｉ
ｇｒａｎｔｅ.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１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Ｌｅｙ Ｎ. ° ２８８５９”, ３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 ｄｅ － ｌａ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 ｎｏｒｍａｓ － ｌｅｇａｌｅｓ / ３６４３５０ － ２８８５９. [２０２５ － ９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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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秘鲁海外侨民中规模最大的群体,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祖籍国选举政

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见表 ３)。 一直以来, 该群体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右翼

政治取向, 倾向于支持强调经济增长、 市场机制与制度稳定的中右翼政党及

其候选人。

表 ３　 秘鲁大选第一轮海外选民参与人数最多的六个国家的投票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 年)

(单位: 人,％ )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１ 年

选民人数 参与率 选民人数 参与率 选民人数 参与率 选民人数 参与率

美国 １４０１５３ ５０. ０ ２４０６２０ ４２. ５ ２７７９４５ ４３. １ ３０９６０２ １７. ９

阿根廷 ６７０２７ ７６. ７ １０６６６５ ５６. ７ １２７４４２ ６０. ４ １４３１８９ ３２. ８

智利 ３４１４８ ８４. １ ６３９４５ ７７. ８ ９９９６１ ７３. ２ １１７１４０ /

西班牙 ７０８５２ ６７. ７ １２３９３１ ５７. ６ １２８２４３ ５２. ０ １５２２１２ ３０. ８

意大利 ４７３９１ ７５. ２ ７５２０６ ６３. ７ ８４０４６ ６６. ２ ９４５９０ ３５. １

日本 ２２２１８ ５０. ８ ３０２４５ ３６. ５ ３１３５１ ３７. ５ ３４０７６ １９. ８

秘鲁本土 １６０３７０１５ ８９. ４ １９１９５７６１ ８５. ０ ２２０１７０３０ ８３. ０ ２４２９０９２１ ７２. ０

　 　 注: ２０２１ 年秘鲁大选正值新冠疫情全球流行, 智利实行了国内人员流动管制, 因此在智利的秘

鲁选民无法参与秘鲁政治投票。
资料来源: Ｏｆｉｃｉｎ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ｏ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ｓ,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２００６”,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ｙ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ｏ Ａｎｄｉｎｏ ２０１１”,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２０１６ (Ｔｏｍｏ Ｉ)”.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ｏｎｐ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２ － １８]; Ｂａｓｅ ｄｅ Ｄａｔｏｓ ｄｅ ｌａ Ｏｆｉｃｉｎ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ｏ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ｎｐｅ. ｇｏｂ. ｐｅ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２ － １８];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Ｃóｍｏ Ｅｘｐｌｉｃａｒ ｌ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ｙ
Ｖａｒｉａ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Ｖｏｔｏ ｄｅ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Ｈｏｙ, Ｎｏ. ７６,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１.

在 ２００６ 年总统选举中, 中右翼民族团结党候选人弗洛雷斯在海外选民中

获得广泛支持, 其中美国秘鲁裔族群是其最主要、 最集中的海外票源。 有别

于在秘鲁政治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 “国家—海外侨民” 垂直治理话语, 弗洛

雷斯在竞选中主动重塑海外侨民的政治定位, 将其界定为具有能动性的 “政
治盟友”, 而非被动的政策对象。 这一强调平等合作与政治主体性的叙事, 在

包括美国秘鲁裔族群在内的海外社群中获得了积极回应。 弗洛雷斯在竞选纲

领中强调经济自由、 市场稳定与民主制度建设, 这也与在海外选民中比重较

高的企业家、 专业人士及中上层移民群体的价值取向相契合。 对该群体而言,
弗洛雷斯不仅代表着宏观经济与制度秩序的稳定延续, 也被视为一位能够在

承认侨民政治地位的前提下, 为侨民跨国经济活动与社会参与提供更有利的

—６０１—



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及其影响: 以美国秘鲁裔族群为例　

制度环境的潜在政治领导者。① 在第一轮投票中, 弗洛雷斯在海外选民中获得

了 ５８. ２３％的支持率, 其中美国秘鲁裔群体的支持率高达 ７０. ８３％ , 为全球海

外秘鲁选民中最高的支持率。 然而, 在全国总票数统计结果 (涵盖境内与境

外选票) 中, 弗洛雷斯最终以 ２３. ８１％ 的得票率微弱落后于阿兰·加西亚

(２４. ３２％ ), 以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差距位列第三, 未能进入第二轮决选。② 这

不足一个百分点的差距凸显出海外选民, 特别是美国秘鲁裔群体, 在选举格

局中所蕴含的潜在影响力, 即若在更高参与率或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下, 该群

体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随后的多次总统选举中, 美国秘鲁裔选民也持续展现出对右翼政党的

稳定支持。 在 ２０１１ 年大选中, 该群体将最多的选票投给了中右翼 “大变革联

盟” 候选人库琴斯基; ２０１６ 年, 其选票主要集中于支持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

人藤森庆子; 在 ２０２１ 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 美国秘鲁裔选民明显倾向于支

持右翼人民革新党候选人拉斐尔·洛佩斯·阿利亚加。③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总统选举中对中右翼政党的持续支持, 与秘鲁国内中

上阶层选民———尤其是具有城市背景与克里奥尔 (土生白人) 社会身份群

体———的政治偏好高度一致。④ 从制度层面看, 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 而是与

在秘鲁海外投票权扩展过程中内嵌的精英导向密切相关, 即早期制度设计实

际上更有利于处于较高社会地位、 能够承担跨国迁移与政治参与成本的移民

群体。⑤ 在此背景下, 部分美国秘鲁裔选民的右翼取向不仅是居住国政治环境

“再社会化” 的结果, 也是既有阶级地位、 文化认同与政治社会化路径在跨国

迁移过程中的延续与再生产。 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移民而言, 祖籍国的宏

观经济稳定、 投资环境与市场导向改革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 因而他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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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ｒｉｓｔｅｌ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Ｃｕｃａｌóｎ, “¿Ｃóｍｏ Ｖｏｔａｎ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ｌ Ｖｏｔ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ｅ ｅ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ａ
ｐａｒａ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Ｐúｂｌｉｃａ”, ｅｎ Òｓｃａｒ Ｍａúｒｔｕａ ｄｅ Ｒｏｍａñａ (ｄｉｒ.), Ｉｍｐａｃｔｏ ｄｅ ｌａｓ Ｍｉｇｒ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ｎ
ｅｌ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Ｍｉｓｋｙ, ２０１７, ｐｐ. ８３ － ８４.

Ｏｆｉｃｉｎ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ｏ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ｓ,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２０１６ ( Ｔｏｍｏ Ｉ)”, １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ｏｎｐ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 ２１３６４９６ － ｉｎｆｏｒｍｅ － ｄｅ － ｒｅｓｕｌｔａｄｏｓ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 ２０１６ － ｔｏｍｏ － ｉ. [２０２５ － ０２ － １８]

Ｂａｓｅ ｄｅ Ｄａｔｏｓ ｄｅ ｌａ Ｏｆｉｃｉｎ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ｒｏｃｅｓｏ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ｎｐｅ. ｇｏｂ. ｐｅ / 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２ － １８]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Ｃóｍｏ Ｅｘｐｌｉｃａｒ ｌ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ｙ Ｖａｒｉａ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Ｖｏｔｏ ｄｅ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Ｈｏｙ, Ｖｏｌ. ７６, ２０１７, ｐｐ. ９３ － １１２.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Ｂｅｒｍúｄｅｚ, Ｊｅａｎ － Ｍｉｃｈｅｌ Ｌａｆｌｅｕｒ, ａｎｄ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ｙｅｎｄｏ ａ 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ｅｎ Ｐａíｓｅｓ ｄｅ Ｏｒｉｇｅｎ: Ｅｌ Ｖｏ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ｏ ｄｅ ｌｏ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ｅｓ Ａｎｄｉｎｏｓ”,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Ｈｏｙ, Ｖｏｌ. ７６, ２０１７,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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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右翼政党候选人所强调的经济自由、 市场理性与社会秩序等议程形成共

鸣。 这一选民群体的投票行为不仅体现为跨国政治参与, 更可被视为通过选

票维护并延伸自身阶级地位、 经济利益与价值取向的策略性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 秘鲁国内在若干核心政治议题上的分歧并未止步于国家

疆界, 而是随着跨国迁移过程延伸至海外侨民社会。 由于该群体内部在阶层

结构、 迁移动机与社会经验上的显著差异, 侨民往往基于各自的阶级地位、
价值取向与历史记忆解读祖籍国政治, 从而使国内政治争议在跨国政治空间

中被重新激活与呈现。
围绕藤森主义的政治分歧正是这一跨国政治分歧的典型代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藤森政府通过结合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与强硬的治安政策, 一方面争取

资本与技术官僚支持, 另一方面动员城市底层选民, 其执政同时伴随着对反

对派的压制、 人权侵犯与系统性腐败。① 正因其兼具新自由主义取向与强人政

治动员特征, 藤森主义虽常被描述为超越传统左右翼光谱, 但在政治实践中

呈现出明显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② 围绕藤森主义, 秘鲁国内不同社会群体形

成了高度对立的政治叙事: 一方将其视为威权统治、 制度腐败与国家暴力的

象征, 另一方则强调其在维护基层民众利益、 对抗利马精英政治、 带领国家

摆脱政治危机、 以强硬手段应对治安问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③ 这一对立同样

清晰地反映在海外侨民之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美国秘鲁裔社群内部围绕藤

森政府的 “自我政变” 展开鲜明对立的动员, 形成了支持与反对并存的跨国

政治阵营。④ 进入 ２１ 世纪, 围绕藤森主义的政治分歧在历次总统选举中持续

深化。 在藤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６ 年) 及其女儿藤森庆子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６ 年) 参选期间, 在海外侨民社会中多次出现反藤森动员, 呼吁选民警惕

威权政治与制度倒退的风险。⑤ 然而, 反对藤森主义的跨国政治动员并未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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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ｕｌｉｏ Ｃｏ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ｍｅｏ Ｇｒｏｍｐｏｎｅ, Ｅｌ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ｓｍｏ: Ａｓｃｅｎｓｏ ｙ Ｃａíｄａ ｄｅ ｕｎ Ｒéｇｉｍｅｎ 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ｒｉｏ,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２０００.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Ｃóｍｏ Ｅｘｐｌｉｃａｒ ｌ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ｙ Ｖａｒｉａ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Ｖｏｔｏ ｄｅ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Ｈｏｙ, Ｖｏｌ. ７６,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３.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Ｂｅｒｍúｄｅｚ,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Ｌａｆｌｅｕｒ, ａｎｄ Áｎｇｅｌｅｓ Ｅｓｃｒｉｖá,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ｙｅｎｄｏ ａ ｌ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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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森阵营在海外侨民中的选举表现。 相反, 自 ２０１１ 年起, 其支持基础在包括

美国在内的主要侨居国持续扩大。 藤森庆子在竞选过程中, 一方面回应腐败

指控, 另一方面借助性别与政治象征叙事重塑政治形象, 成功吸引了部分海

外选民, 其在美国秘鲁裔群体中的得票率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５％ 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

的 ３８. ４％ , 并由此成为对该群体而言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①

总体而言,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祖籍国选举政治中展现出显著但非均质的

政治潜能。 其在总统选举中形成的影响力, 既源于相对可观的选民规模与稳

定的中右翼取向, 也反映出该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与阶层利益上的结构性延

续。 但是, 其内部政治分歧同样突出, 折射出移民在迁移前后所经历的阶层

再定位、 社会背景差异与价值观念分化。 换言之,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跨国政

治选择并非单一立场的集体表达, 而是在跨境社会经验、 阶层身份再生产与

“国家—侨民” 制度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多元实践。②

然而, 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是,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秘鲁海外选民投票参与率

整体呈下降趋势, 其中美国与日本的秘鲁裔选民长期处于参与率最低之列

(见表 ３), 这显著削弱了该群体原本可能在选举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有研究

指出, 海外秘鲁人面临显著高于本国选民的投票成本, 其高度分散的居住格

局显著增加了时间、 交通与机会成本, 这一问题在美国尤为突出。 受美国国

土辽阔、 投票站点稀疏、 工作时间受限及非法移民占比较高等因素影响, 不

少选民即便有投票意愿, 仍被迫放弃参与。③ 此外, 秘鲁长期实行的强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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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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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进一步加剧了海外选民对祖籍国选举政治的疏离感, 该制度与侨居国普

遍实行的自愿投票原则之间形成制度张力。 尽管秘鲁在 ２００６ 年后已取消对未

投票海外侨民的罚款, 但不少侨民仍将弃票视为潜在风险, 进而将强制投票

理解为对其日常生活的额外干预而非公民权利的保障, 这削弱了其政治认同

与参与意愿。① 更深层的制约在于, 海外秘鲁人长期缺乏独立而稳定的政治代

表机制。 在 ２０２１ 年以前, 根据 «选举组织法» (第 ２６８５９ 号法), 海外选民未

被划设单独选区, 其选票统一计入利马选区, 因而无法在国会选举中产生专

门代表侨民利益的议员。 也就是说, 当时海外秘鲁人虽形式上享有投票权,

却缺乏将选举参与转化为实质性政治代表的制度渠道, 其特有议题难以在立

法层面得到持续表达。 因此, 侨民对政府回应能力与代表者意愿逐渐失去信

心, 制度性代表的缺位进一步内化为选民认知层面的政治疏离, 这是海外秘

鲁选民投票参与率长期低迷的重要结构性根源。②

(二) 美国秘鲁裔族群推动设立海外选区的跨国游说

在上述制度性局限的背景下, 以美国秘鲁裔为代表的海外秘鲁人开始尝

试通过跨国政策倡议与侨民组织化动员, 主动介入并推动既有制度调整, 力

图将原本分散、 边缘化的选举参与转化为具备稳定制度表达能力的政治实践。

２１ 世纪初, 以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秘鲁裔社区侨领库里托迈为代表的

行动者, 便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向秘鲁政府提出设立海外侨民国会席位的诉求,

并在秘鲁国会议员访美期间持续进行针对性游说。③ ２０１２ 年, “海外秘鲁人行

动” 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成立, 明确将推动设立海外选区作为其核心政治目

标, 旨在为海外秘鲁人争取制度化的政治代表权。④ 该组织依托既有跨国侨团

网络, 与 “美国和加拿大秘鲁裔社团联合会” (ＡＩＰＥＵＣ)、 “秘鲁海外社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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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联合会” (ＦＥＭＩＰ) 等组织协作, 整合并延伸了此前已形成的跨区域倡议资

源。① 在此基础上, 该组织通过与秘鲁主要政党领袖定期会面、 协调政策立

场, 并持续对接秘鲁国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 外交关系委员会等立法机构,
以及国家选举陪审团和国家选举进程办公室等选举管理机构, 推动设立海外

选区的议题进入正式政治议程。 经过持续游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 设立海外选

区的立法提案先后获得秘鲁国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积极

意见或支持性意见。 然而, 因当时秘鲁国内政治博弈与政府决策意愿不足,
相关提案始终未能进入国会全体会议审议程序, 前期积累的制度化成果最终

被搁置。②

２０１６ 年, 作为秘鲁右翼人民力量党的海外成员, 库里托迈借助党内网络,
将设立海外选区的诉求嵌入党主席藤森庆子的总统竞选进程之中。 早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访美期间, 藤森庆子即向海外秘鲁裔社群公开承诺, 若当选总统, 她

将优先推动设立海外选区, 以保障约 ３００ 万名海外秘鲁人的政治代表权。 在

竞选过程中, 藤森庆子多次强调海外秘鲁人对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贡

献, 主张应以制度性代表权回应其侨汇与社会投入。③ 在这一政治契机下, 库

里托迈联合人民力量党海外成员, 在美国多地展开跨州动员, 通过社交媒体、
社区集会与侨团协作等方式, 将支持藤森庆子当选塑造为争取海外秘鲁人政

治代表权的现实路径, 并赋予此举 “重建国家信任” 的象征意义。④ 尽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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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和加拿大秘鲁裔社团联合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ＩＰＥＵＣ) 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由分布于美国与加拿大的秘鲁裔组织领袖在新泽西州共同发起, 并于同年

１０ 月依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完成非营利组织注册。 该社团联合会在 ２０ 世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持续活跃, 逐

步发展为一个覆盖北美、 具有多层级运作特征的联合网络, 并在推动海外秘鲁侨民议题及跨国公共事务

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协调功能。 “秘鲁海外社团全球联合会” (Ｗｏｒｌｄ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则是前述组织进一步搭建的跨洲际制度化联合网络。 该组织由来自美国、 加拿大、 委内瑞拉与日本的秘

鲁裔代表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共同发起, 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依法完成注册。 参见

ＡＩＰＥＵ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ＩＰＥＵ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９０４２９０７２５５１ / ｈｔｔｐ: / / ａｉｐｅｕｃ － ｕｓａ. ｃｏｍ / ｐａｇｅ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ｉｐｅｕｃ.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３]; ＦＥＭＩＰ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４１０１４ ０１２５２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ｅｍｉｐ. ｏｒｇ / ｓｏｍｏｓ. ｈｔｍ.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３]

Ｉｓａｂｅｌ Ａｃｏｓｔａ,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 ｄｅ Ｏｆｅｎｓｉｖａ ＰＥＸ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Ｃｒｅ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ｔ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Ｎ. ° ２７ ”,
Ｆａｃｂｏｏｋ, １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ｉｓａｂｅｌ. ａｃｏｓｔａ. ７５０３ / ｐｏｓｔｓ.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２８]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Ｒｅｃｏｎｏ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ｄｅ Ｋｅｉｋｏ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 ａｌ Ａｐｏｒｔｅ ｄｅ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Ｆａｃｂｏｏｋ, ２４ ｄｅ ｍａｒｚｏ ｄｅ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 ｖｉｄｅｏｓ / １０２０８５２８６７１４０１７６３ /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１３]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Ｍｏｖｉｌｉｚａｃｉóｎ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ｓｔａ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ｐｏｙｏ ａ Ｋｅｉｋｏ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 ｙ ａ ｌｏ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ｏｓ
ＰＥＸ”, Ｆａｃｂｏｏｋ, ３１ ｄｅ ｍａｒｚｏ ｄｅ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 ｐｏｓｔｓ.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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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跨国政党动员一度提升了部分美国秘鲁裔社群的政治参与度, 并短暂打开

了制度改革的机会窗口, 但由于藤森庆子最终仍以微弱劣势在总统选举中落

败, 设立海外选区的议题随之再次搁浅。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有来自利马选区的国会议员在媒体采访中公开反对设立海

外选区, 声称海外秘鲁人与祖国缺乏实质性联系, 其争取政治代表权的行为

不过是谋求特权。 库里托迈随即以 “海外秘鲁人行动” 主席身份通过社交媒

体发表公开声明予以回应, 批评该表态充满蔑视与无知, 忽视了全球逾 ３００
万名秘鲁侨民对祖籍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 他指出, 尽管当时秘鲁

海外选民已约占全国登记选民的 ４％ , 其选票却长期并入利马选区计算, 导致

海外侨民在立法机构中缺乏实质性代表, 难以就移民政策、 领事服务等侨民

关注的核心议题进行制度性表达。 库里托迈进一步强调, 海外侨民每年向秘

鲁的汇款超过 ３０ 亿美元, 约占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 ２％ , 却在归国及办理

行政事务时持续承担更高的制度性成本, 这种结构性不公不断侵蚀着侨民的

政治认同。 他直言: “当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的侨民早已拥有专属

国会代表时, 秘鲁的海外公民却仍在为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抗争。 这不是特

权的争夺, 而是 ８５ 万张选票应有的尊严。”①

２０１７ 年, 库里托迈领导 “海外秘鲁人行动” 发起了新一轮设立海外选区

的立法倡议。 至当年 ４ 月, 秘鲁国会已收到来自不同党派的六项相关提案。
为使该倡议进入正式审议程序, 库里托迈与组织成员多次赴利马, 与国会议

员及政党高层进行密集磋商。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５ 月 １ 日, 他先后会见人民力量党

主席及议员、 秘鲁国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主席、 国会主席, 以及外交关系委

员会和国防委员会负责人。 相关政治人物均重申对设立海外选区的支持立场。
５ 月 ２ 日, 秘鲁国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正式启动设立海外选区法案的审议程

序。②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跨党派共识, 库里托迈以 “海外秘鲁人行动” 主

席身份, 联合世界秘鲁社团联合会主席于当年 ６ 月致函国会全体 １３０ 名议员,
呼吁他们支持设立海外选区。 信函中强调, 海外侨民对由不同政党议员共同

提出的相关法案寄予高度期待, 呼吁国会超越党派分歧, 将设立海外选区视

—２１１—

①

②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Ｃｒｅ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ｔ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１５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 ｖｉｄｅｏｓ / １０２１１２３１２９９６０５７７９ / .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２９]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ｄｏ Ｏｆｅｎｓｉｖａ ＰＥＸ, Ｍａｙｏ ２, ２０１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３ ｄｅ ｍａｙｏ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ｇｒｏｕｐｓ / ４７５６５１４５５８４２６０３ / ｐｏｓｔｓ / １４７１５３６１０６２５４１２８ / .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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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宪法原则、 保障侨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必要制度改革。①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海外秘鲁人日” 当天, “海外秘鲁人行动” 与世界秘鲁社团联合会共同举

办以 “承认侨民权利” 为主题的专题论坛, 旨在搭建全球秘鲁侨民与政府直接对

话的平台, 集中讨论政治代表权、 社会保障与公民权利等侨民核心制度诉求。② 在

论坛召开前, “海外秘鲁人行动”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公开动员, 强调该纪念日不

应仅限于象征性认同, 而应成为反思海外秘鲁人的制度处境、 推动其政治权利

落实的现实契机。 该组织明确指出, 尽管秘鲁侨民长期通过侨汇与跨国投入支

持国家发展, 但在政治代表权与制度保障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 急需国家层面

的制度性回应。③ 该论坛获得了秘鲁国会与政府层面的支持, 活动当天吸引了

２００ 余位秘鲁侨团领袖、 归侨代表及政界人士出席。 多名国会议员在发言中明

确表达了对设立海外选区的支持立场。 前秘鲁国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主席、
国会议员托雷斯在会上承诺, 将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后重启相关立法进程,
并呼吁展开跨党派协作, 推动海外秘鲁人政治代表权的制度化落实。④

２０２０ 年, 设立海外选区的立法进程迎来关键性突破。 当年 ６ 月, 秘鲁国

会宪法与规章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设立海外选区的法案审议报告, 并提

交国会全体会议审议。 这是相关倡议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决策程序。 库里托

迈在公开声明中指出, 海外秘鲁人为争取政治代表权已持续奋斗 ２０ 余年, 此次

立法进展标志着该目标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 在其表述中, 该法案被赋予了明

确的规范性与象征性意义: 若遭否决, 则意味着国家继续忽视海外秘鲁人在经

济、 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持续贡献; 若获通过, 则象征着海外公民将以 “完整的

公民权” 重新嵌入国家政治共同体, 这将是秘鲁民主的历史性时刻。⑤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 国会以 １２４ 票全票通过该法案, 正式设立了海外选区, 即 “第 ２７ 选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Ｃａｒｔａ ｄｅ ＦＥＭＩＰ ｙ Ｏｆｅｎｓｉｖａ ＰＥＸ ａ ｌｏｓ １３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ｓ, Ａｐｏｙｏ ａ ｌａ Ｃｒｅ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ｔｏ ２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８ ｄｅ ｊｕｎｉｏ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ｏｆｅｎｓｉｖａｐｅｘ / ｐｏｓｔｓ. [２０２５ －０６ －２９]

自 ２００６ 年起, 秘鲁将每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设立为 “海外秘鲁人日”, 以表彰在促进侨民事务和强

化与祖籍国联系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 通过国家荣誉与公共庆典等制度化安排, 政府不仅肯定了海外

公民的贡献, 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民族认同与国家归属感。 参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Ｄｅｃｒｅｔｏ Ｓｕｐｒｅｍｏ
Ｎ. ° ０６０ － ２００６ － ＲＥ”, ｅｎ Ｅｌ Ｐｅｒｕａｎｏ, Ｌｉｍａ, ｖｉｅｒｎｅｓ １５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０６。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Ｉｎｖｉｔａｃｉóｎ ａｌ Ｆｏｒｏ ｐｏｒ ｅｌ Ｄíａ ｄｅ ｌ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１５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ｇｒｏｕｐｓ / ４７５６５１４５５８４２６０３. [２０２５ － ０６ － ２９]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Ｎｏｔａ ｄｅ Ｐｒｅｎｓａ Ｏｃｔｕｂｒｅ １９, ２０１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３ ｄｅ ｏｃｔｕ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ｇｒｏｕｐｓ / ４７５６５１４５５８４２６０３ / ｐｏｓｔｓ / １６７０１２８４１６３９４８９５.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０１]

Ｎｏｒｂｅｒｔｏ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Ｌｅｙ ｄｅ Ｃｒｅ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ｔｏ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Ｎúｍｅｒｏ ２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２３ ｄｅ ｊｕｎｉｏ ｄｅ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ｃｏｍ / ｃｕｒｉｔｏｍａｉ / ｖｉｄｅｏｓ / １０２２１８６３６９１１６８９２３ /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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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立法通过修订 «选举组织法» 第 ２１ 条, 将原本隶属于利马选区的两个国

会议席划拨为海外选民专属席位, 这是首次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确立海外秘鲁人

的独立代表权。 这一制度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海外选民被并入国内选

区的代表模式, 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海外公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平等地位, 标志着

秘鲁侨民的政治权利实现了由形式上参与迈向实质性代表的制度性转折。① 秘鲁

亦由此成为拉丁美洲第六个在国会层面赋予海外公民独立代表权的国家。
在 ２０２１ 年秘鲁大选中, “第 ２７ 选区” 首次付诸实施。 人民力量党的西班

牙秘鲁裔利萨扎布鲁与人民复兴党的阿根廷秘鲁裔塞瓦略斯当选为首届侨民

议员。 在任期内, 两位议员通过走访全球侨民社区、 系统收集侨民诉求等方

式, 逐步将海外选民的制度性代表权转化为具体立法行动。 在侨民代表机制

改革方面,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利萨扎布鲁提出修订 «国会规章» 第 ２３ 条 Ｆ 款,
倡议设立 “代表周” 制度, 要求侨民议员定期返回选区履职, 以强化与侨民

的制度化联系。② 该提案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经修改后通过, 确立了 “每月至少 ７
天实地服务 ＋远程办公与领馆协作” 的混合履职模式, 初步形成了跨国代表

的常态化运作机制。③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塞瓦略斯提案修订 «选举组织法» 第 ２１０
条, 指出对约 ３２０ 万侨民人口基数仅设两个议席明显偏离比例代表原则, 主

张增至六席并按区域分配。④ 尽管该提案未被完全采纳, 但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通过

的第 ３２２４５ 号法明确规定, 自 ２０２６ 年国会两院制实施起, “第 ２７ 选区” 将在

参议院设一席、 在众议院维持两席, 这标志着侨民代表制度开始沿着渐进路

径实现结构性拓展。⑤ 在侨民权益保障方面, 两位侨民议员的立法议程进一步

延伸至社会保障与公民身份领域。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利萨扎布鲁提案允许海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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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及其影响: 以美国秘鲁裔族群为例　

民继续向秘鲁私人养老金体系缴纳个人资本化账户, 以弥补跨国迁移对退休

保障造成的制度性断裂。① 该提案后经立法程序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８ 月以第

３２４２８ 号法律形式正式颁布。 该法律规定对私人养老基金的投资结构进行调

整, 将其海外投资比重上限设定为 ８０％ 。 尽管相关海外缴费安排未在最终法

律文本中得到保留, 但该提案本身仍体现出议员在社会保障层面回应海外群

体需求的制度关怀。②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塞瓦略斯推动赋予驻外领馆签发 １０ 年期

护照的权限, 打破以往仅限国内发放的制度限制。③ 该提案于当年 １２ 月通过

并成为第 ３２２０５ 号法律, 由此显著推进了护照政策的国内外平等化。④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他进一步提出简化海外公民恢复国籍程序的立法草案, 直指高成本与烦

琐流程所导致的制度性排斥问题。⑤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该法案已在秘鲁外交关

系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 并被纳入国会全体会议审议程序。⑥

总体而言, “第 ２７ 选区” 的设立及其后续运作, 集中展现了以美国秘鲁裔

为代表的侨民群体在祖籍国制度建构中的政治能动性。 这一进程并未停留于象

征性的权利扩展, 而是通过持续的立法倡议与制度改革实践, 推动侨民由分散

的选民转变为有稳定的代表机制保障的制度性行动者。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秘

鲁裔族群依托跨国侨社网络, 将其在居住国积累的组织经验、 动员能力与政治

资源, 有效转化为推动祖籍国政治改革的现实力量, 并通过灵活嵌入秘鲁国内

的政党结构与立法程序, 构建起横贯国界、 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跨国政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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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侨民群体以持续的经济贡献与跨国投入作为争取制度性权利的重要正当

性基础, 使其政治诉求在道义与制度层面获得双重支撑。 “第 ２７ 选区” 不仅标

志着海外秘鲁人政治权利实现了由形式参与向实质代表的制度性转折, 也为侨

民在未来更广泛的国家治理议题中实现持续、 可扩展的制度性嵌入奠定了基础。

四　 美国秘鲁裔族群与祖籍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

如前所述, 海外侨民的经济贡献是其争取公民权利与制度回应的重要现实

基础。 进入 ２１ 世纪, 秘鲁在国家层面对海外侨民角色的重新界定, 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建立在侨民经济影响力日益凸显这一背景之上, 尤以侨汇在宏观经济稳

定与家庭生计保障中的关键作用为表征。 在此背景下, 美国秘鲁裔族群通过侨

汇回流、 跨国投资与商业网络构建等经济实践, 持续嵌入秘鲁的经济与社会发

展进程。 尽管这类经济行为并非直接的政治动员, 却在物质支持与制度认知层

面共同塑造了国家对海外侨民的角色定位。 因此, 本部分将从经济互动入手,
分析美国秘鲁裔族群如何通过经济层面的跨国实践影响 “祖籍国—海外侨民”
关系, 以补充对其跨国参与机制的整体理解。

(一) 从侨汇结构看美国秘鲁裔族群对祖籍国经济的贡献

自 ２０ 世纪末开始, 随着秘鲁由传统移民输入国转变为显著的移民输出国,
国家长期以来将对外移民视为 “无足轻重” 或仅作为缓解国内社会经济与政治

压力之 “安全阀” 的认知已不合时宜。①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移民”
关系开始被重新界定。 正如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经验所示, 原本在国内话语中

常被视为 “离散人口” 的移民群体, 逐步在官方叙事中被重塑为具备经济资源、
跨国经验与专业能力的外部能动力量, 并被寄予参与祖籍国发展的期待。②

在秘鲁语境中, 这一认知转向首先通过侨民在经济领域, 尤其是侨汇层面,
展现出的实际影响力而得以具体化。 长期以来, 海外秘鲁裔群体通过持续向祖

籍国家庭汇款, 为大量秘鲁家庭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支持, 并在宏观层面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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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Ｄé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Ｇａｍｌ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４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４３ －５３; Ｆｉｏｎａ Ｂ. Ａｄａｍ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１５, Ｎｏ. ７８４, ２０１６, ｐｐ. ２９１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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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冲经济波动与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外部支点。 秘鲁官方数据显示, 自 １９９０
年起, 侨汇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态势, 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８７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７. １８ 亿美元。 尽管 ２００２ 年因受地区经济危机与 “９·１１” 事件冲击而短暂回落,
但 ２００３ 年侨汇总额即迅速反弹至 ８. ６ 亿美元, 显示出显著的韧性与稳定性。①

侨汇规模的持续扩张及其在秘鲁家庭生计保障与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关

键作用, 使海外侨民逐步由 “被动的外流人口” 转变为 “具有可计量价值的

发展资源”, 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秘鲁政府重新审视海外桥民在国家发展中的

角色。 尤其在藤森政权垮台之后, 具有跨国迁移经验的托莱多就任总统, 移

民议题首次在国家层面获得持续且明确的政治关注, 总统个人的海外经历亦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政府对海外侨民采取更为开放的政策。②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托莱多在纽约向海外秘鲁裔发表讲话时, 借用克丘亚语中 “Ｔａｗａｎｔｉｎｓｕｙｕ”③

的历史意涵, 象征性地提出代表全球侨民的 “第五区” (Ｅｌ Ｑｕｉｎｔｏ Ｓｕｙｏ) 概

念, 首次在官方层面将海外秘鲁裔族群明确纳入国族想象的延伸框架之中。
他一方面呼吁具备专业技能的侨民回国服务, 另一方面鼓励 “勤劳的海外秘

鲁裔” 通过持续向国内家庭汇款, 为国家经济与社会重建提供支持。④

随着海外秘鲁裔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 侨汇总额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整体呈上

升趋势 (见图 ３)。 尽管 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疫情冲击而短暂回落, 但 ２０２１ 年迅速回

升至约 ３６. ０８ 亿美元, 并在此后持续增长。 根据秘鲁中央储备银行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２０２５ 年秘鲁侨汇总额达到 ５３. ６８ 亿美元, 较上年增加

了 ４. ３４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７％ ), 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６％ 。⑤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Ｕｌｌａ Ｄａｌｕｍ 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ａ Ｔａｍａｇｎｏ, “Ｅｌ Ｑｕｉｎｔｏ Ｓｕｙｏ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２００６, ｐｐ. ２５８ － ２８１.

Ｔａｗａｎｔｉｎｓｕｙｕ 是印加帝国的克丘亚语本名, 意为 “四个联合在一起的区域”。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ｃｉóｎ, Ａ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ａ

ｙ Ｐｒｏｍｏｃｉóｎ ｄｅ ｌａｓ 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ｅｓ Ｐｅｒｕａｎａｓ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Ｌｉｍ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ｄｅｌ Ｐｅｒú,
２００４, ｐ. ２６; Ｕｌｌａ Ｄａｌｕｍ 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ａ Ｔａｍａｇｎｏ, “Ｅｌ Ｑｕｉｎｔｏ Ｓｕｙｏ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ｌｏｗ: Ｓｔａｔ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 ２００６, ｐ. ２６１.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Ｒｅｍｅｓａｓ ｄ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ｌｃａｎｚａｎ ｌｏｓ ＵＳＤ ５, ３６８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ｅｎ
２０２５”, ２７ 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ｒｐ. ｇｏｂ. ｐｅ / ｄｏ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ｉａ / Ｎｏｔ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ｓ / ２０２６ /
ｎｏｔａ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 ２０２６ － ０２ － ２７. ｐｄｆ.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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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海外秘鲁裔对祖籍国的侨汇总额 (１９９０—２０２５ 年)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见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ＩＮＥＩ, “Ｍáｓ ｄｅ ３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４００ Ｍｉｌ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ｍｉｇｒａｒｏｎ ａ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 ｌｏｓ Úｌｔｉｍｏｓ ３３ Ａñｏｓ”, １７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３; ＩＮＥＩ, “Ｍáｓ ｄｅ ３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５００
Ｍｉｌ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Ｖｉｖｅｎ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 １８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Ｒｅｍｅｓａｓ ｄ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ｌｃａｎｚａｎ ｌｏｓ ＵＳＤ ５, ３６８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ｅｎ ２０２５”, ２７ 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ｒｐ. ｇｏｂ. ｐｅ / ｄｏ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ｉａ / Ｎｏｔ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ｓ / ２０２６ / ｎｏｔａ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 ２０２６ － ０２ － ２７. ｐｄｆ.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３]

　 　 具体而言, 侨汇已成为秘鲁国民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 对宏观经济增长

与家庭福祉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在宏观层面, 既有研究表明, 侨汇对减贫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例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侨汇对秘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约

为 ０. ５ 个百分点, 并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使秘鲁全国贫困率年均下降 ０. ５ ~０. ６ 个百

分点。① 在微观层面, 侨汇对秘鲁家庭收入与消费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

秘鲁国家住户调查 (ＥＮＡＨＯ) 的数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侨汇使接收家庭的人

均收入平均提高约 ２６. ７％ , 人均支出平均增长约 ６６％ 。 然而, 侨汇的经济效

应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分布特征。 一方面, 未接收侨汇且缺乏海外迁移成员

的家庭, 与户主属于原住民群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 侨汇接收

家庭的人口结构显示, 其成员中约 ７３. ５％具有中等或高等教育水平。 这表明,
侨汇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的人力资本禀赋相关。②

此外, 侨汇在家庭经济中的常态化特征日益明显。 秘鲁国家统计与信息研

究所的全国家庭调查结果显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 每年有 ６３％ ~７０％的家庭每月

接收海外汇款, 另有 １５％ ~１９％的家庭每两至三个月接收一次, 这表明侨汇已

成为众多家庭可预期且持续性的收入来源。 在汇款用途上, ２０２１ 年约 ７８. ４％的

汇款被用于食品、 医疗和水电等基本生活支出, 其次为教育 (１０. ６％) 与住房

—８１１—

①

②

Ｎｉｋｉｔａ Ｃéｓｐｅｄｅｓ Ｒｅｙｎａｇａ, “Ｒｅｍｅｓａｓ,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ｙ Ｂｉｅｎｅｓｔａｒ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ｉｎ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０１１ － ０２０, ２０１１, ｐｐ. １０ － １４.

Ｊ.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Ｐｉｚａｒｒｏ ｙ Ｍ. Ｃａｎｏ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ｙ (ｄｉｒ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ａｌ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Ｓｏｓｔｅｎｉｂｌ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ｅｎ Ｐａíｓｅｓ Ｓｅｌｅｃｃｉｏｎａｄｏｓ”, ｅ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ｄｅ Ｐｒｏｙｅｃｔｏｓ ( ＬＣ / ＴＳ. ２０２１ / １９５),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Ｃｏｍｉｓｉóｎ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 ｐａｒａ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ｙ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ＣＥＰＡＬ), ２０２２, ｐｐ. ２５７ －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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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用于储蓄的比重仅为 １. ４％。① 这些数据表明, 侨汇主要承担的是家

庭生计保障功能, 而非资本积累工具, 其在维系基本生活条件与缓冲经济不确

定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在秘鲁接收的侨汇中, 美国秘鲁裔族群

的贡献尤为突出。 如表 ４ 所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 美国始终居于秘鲁侨汇来源国

首位。 尽管 ２０２０ 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 秘鲁接收的侨汇总规模回落, 但来自美

国的汇款仍实现了同比增长, 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美国秘鲁裔汇款规模的持续扩张, 既反映了该群体在美国人口规模与定居程

度的稳步提升, 也体现出其较强的收入能力与对家庭的长期支持取向。 值得注

意的是, 尽管秘鲁中央储备银行尚未公布 ２０２４ 年和 ２０２５ 年按来源国细分的侨汇

具体数据, 但其官方信息指出, 这一时期侨汇增长主要得益于美国就业市场的

恢复, 而美国始终是秘鲁侨汇的主要来源国。② 因此可以看出, 作为秘鲁侨汇的

核心来源,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拓展祖籍国家庭收入、 支撑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

增长与缓解贫困等方面持续发挥着关键的外部支撑作用。

　 　 　 表 ４　 主要海外秘鲁裔群体的侨汇数额 (２０１０—２０２３ 年)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美国 西班牙 日本 意大利 智利

２０１０ ８. ７４ ４. ２１ ２. ２３ ２. ２３ １. ２９

２０１２ ９. ４８ ３. ８８ ２. ５９ ２. １２ １. ９５

２０１４ ９. １６ ２. ７１ ２. ０９ １. ９６ ２. ５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３６ ２. ４２ ２. １９ ２. ５４ ２. ９９

２０１８ １１. ７４ ２. ９０ ２. ３５ ２. ４５ ３. ５５

２０２０ １２. ９３ ３. ０６ １. ９７ ２. ４１ ３. ４７

２０２２ １７. ５０ ４. ０８ １. ９３ ２. ８６ ４. １５

２０２３ ２１. ３９ ５. ５１ １. ９１ ３. ４７ ４. ０９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参见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ＩＮＥＩ, “Ｍáｓ ｄｅ ３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４００ Ｍｉｌ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ｍｉｇｒａｒｏｎ ａ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ｅｎ ｌｏｓ Úｌｔｉｍｏｓ ３３ Ａñｏｓ”, １７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３; ＩＮＥＩ, “Ｍáｓ ｄｅ ３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５００ Ｍｉｌ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Ｖｉｖｅｎ ｅｎ ｅｌ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 １８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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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ＩＮＥＩ, “Ｐｅｒú: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Ｅ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ｅ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ｄｅ Ｅｘｔｒａｎｊｅｒｏｓ,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４ ｄｅ ａｇｏｓｔ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ｂ. ｐｅ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 / ｉｎｅｉ / ｉｎｆｏｒｍ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２０２５ －
０３ － １５]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 Ｒｅｍｅｓａｓ ｄ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ｕｍｅｎｔａｒｏｎ １１％ ｅｎ ２０２４”, ２５ 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ｒｐ. ｇｏｂ. ｐｅ / ｄｏ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ｉａ / Ｎｏｔ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ｓ / ２０２５ / ｎｏｔａ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
２０２５ － ０２ － ２５. ｐｄｆ.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４]; Ｂａｎｃ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Ｒｅｍｅｓａｓ ｄｅｌ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Ａｌｃａｎｚａｎ
ｌｏｓ ＵＳＤ ５, ３６８ Ｍｉｌｌｏｎｅｓ ｅｎ ２０２５”, ２７ ｄｅ ｆｅｂｒ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ｃｒｐ. ｇｏｂ. ｐｅ / ｄｏｃｓ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ｉａ /
Ｎｏｔａ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ｓ / ２０２６ / ｎｏｔａ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ａ － ２０２６ － ０２ － ２７. ｐｄｆ. [２０２６ － ０４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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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美秘经贸往来中的桥梁作用

在美国秘鲁裔群体内部, 具备商业背景的中上阶层行动者在推动美秘民

间经贸往来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
“秘鲁裔美国人商会” 是此类跨国经济实践的典型代表。 该商会成立于

１９９０ 年, 长期服务于在美发展的秘鲁裔企业家和专业人士, 通过组织化的

商业和专业实践, 持续提升美国秘鲁裔群体的公共可见度与制度影响力。
依托其成员与秘鲁政商界之间稳固的联系, 商会逐步构建起横跨美秘两国

的经贸网络, 不仅有效联通了侨民经济资源与祖籍国市场, 也在运作中拓

展了侨民参与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化空间。 近年来, 商会持续深化其制度

性合作布局, 并有意识地向祖籍国的组织网络延伸。 目前, 商会已与秘鲁

出口与旅游促进委员会、 秘鲁驻迈阿密总领事馆、 秘鲁出口商协会、 利马

商会、 秘鲁美国商会以及活跃于秘鲁市场的智利航空公司等机构建立了稳

定的合作关系。 这一跨国、 跨机构的合作网络不仅显著增强了商会在美秘

双边经贸事务中的协调能力和政策可见度, 也表明美国秘鲁裔行动者通过

持续的制度对接与组织嵌入, 逐步成为祖籍国经济治理与对外经贸体系中

的重要参与者, 体现了其在祖籍国制度领域中的深度嵌入与持续的政治—
经济能动性。

自成立以来, “秘鲁裔美国人商会” 持续活跃于美秘两国之间的经贸协调

与政策倡议之中, 逐步形成了兼具政策游说与市场中介功能的跨国行动模式。
早在 １９９１ 年拉丁美洲霍乱疫情期间, 商会即联合秘鲁政府与私营部门, 在华

盛顿展开了密集游说, 成功促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农业部解除了对

秘鲁生鲜及冷冻食品的进口禁令, 有效缓解了秘鲁的出口危机。 此后, 商会

又多次与美国商务部、 农业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协商, 推动将安第斯

国家原产商品纳入美国普惠制, 以享受关税减免待遇并拓展对美出口空间。
在促进经贸制度对接方面, 商会亦通过高层次交流平台强化其政策影响力。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商会主办了 “秘鲁贸易与旅游研讨会”, 促成美方同意由秘鲁

国内权威机构承担出口产品的卫生与质量检测, 从而显著提升了秘鲁商品在

国际市场的制度认可度。 长期以来, 商会在利马和迈阿密持续举办政策对话

与商务活动, 曾邀请秘鲁前总统托莱多、 秘鲁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 利

马证券交易所主席以及秘鲁私营企业联合会主席等政商高层人士参与, 进一

步巩固了商会在政策倡议与资源整合中的枢纽地位。 据商会估计, 其会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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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网络每年创造的销售总额已超过 ２０００ 万美元, 且仍保持增长态势。①

相较于 “秘鲁裔美国人商会”, “秘鲁裔美国人协会” 的历史更为悠久,
被普遍视为最早成立于美国的美秘双边商业组织之一。 该协会于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９ 日在纽约注册成立, 隶属于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活跃于纽约的美国与安第

斯国家商界人士共同发起的安第斯美洲协会网络体系。 当前, “秘鲁裔美国人

协会” 在组织结构上以秘鲁侨团为核心, 联动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和委内瑞

拉等国侨团, 构建起兼具经贸合作与政策对话功能的多边平台, 体现出较高

程度的跨国制度联动性。 该协会致力于促进美秘贸易往来、 深化两国民间友

谊, 并推动双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传播。 其成员广泛分布于投资、 银行、
能源、 农业、 法律以及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 显示出在经贸合作与文化传播

方面突出的跨界整合能力和专业影响力。
举办线上研讨会是 “秘鲁裔美国人协会” 推动美秘间政策交流、 深化跨

国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 在秘鲁国内议题方面, 在 ２０２１ 年总统大选前后, 协

会分别于 ３ 月与 ５ 月举办两场专题论坛, 围绕秘鲁的政治与经济前景展开讨

论。 论坛邀请了来自秘鲁与美国的学界专家、 金融机构代表及国际评级机构

人士, 就选后政治治理稳定性、 经济政策走向、 金融市场反应及区域外溢影

响等议题进行了多维度分析, 体现出协会在关键政治节点介入公共政策讨论

的能力。 在区域层面, 协会积极参与安第斯美洲协会主导的区域性对话网络

建设, 与该体系内的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及委内瑞拉侨团组织协作, 同时联

合北美—智利商会与美国—巴拉圭商会等其他商会, 共同举办了覆盖多国的

线上政策研讨会。 例如, 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到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该跨国平台先后举

办 “２０２１ 年拉丁美洲展望” 与 “拜登总统: 拉丁美洲的机遇” 两场重要会

议。 前者聚焦于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拉美经济复苏与金融风险, 后者则围绕拜

登政府对拉美政策的潜在调整展开, 探讨了其在贸易、 民主治理与区域合作

等领域的影响。②

综上所述, 美国秘鲁裔族群在经济领域的跨国参与, 不仅体现为对祖籍

国可量化资源的供给, 也逐步转化为一种能产生制度性后果的跨国影响力。
从侨汇结构看, 美国长期是秘鲁侨汇的首要来源国, 持续且稳定的资金回流

在宏观层面支撑了秘鲁的经济增长与外汇收支平衡, 在微观层面显著改善了

—１２１—

①
②

参见 “秘鲁裔美国人商会”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ｒｇ / ｅｎ /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０１]
参见 “秘鲁裔美国人协会” 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ｇ / . [２０２５ － ０７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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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家庭的生活条件, 成为维系家庭生计与消费能力的重要支柱。 与此同时,
美国秘鲁裔商业精英与专业人士通过组织化的侨团平台, 持续推动贸易便利

化、 投资合作以及双边经济对话机制的深化, 在强化美秘经贸联系方面不断

拓展侨民介入祖籍国相关制度体系的行动空间。
上述经验表明, 尽管经济维度的跨国实践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市场行为,

但其分析意义不止于经济效应本身, 而应被视为理解侨民制度性介入路径与

“祖籍国—海外侨民” 关系重塑的重要观察视角。 作为对政治参与路径的有力

补充, 美国秘鲁裔族群的经济实践呈现出一种 “功能性嵌入” 机制, 即通过

稳定的资源回流与非制度性的组织化协作, 在尚未获得充分政治代表权的情

形下持续对祖籍国的制度结构产生实际影响。 这不仅强化了跨国制度联结,
也推动祖籍国在合作机制、 角色认知与治理接口等方面做出回应与调整, 凸

显了侨民经济能动性所产生的制度性后果及其长期影响。

五　 美国秘鲁裔与祖籍国在社会发展领域的互动

本部分将转向社会发展维度, 分析侨民跨国实践中有别于政治参与和市

场化经济行为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相较于选举参与、 政策倡议或资本流动,
社会发展层面的跨国互动主要通过侨民社团的组织化行动与公共项目运作展

开, 在相对非正式的制度空间中介入祖籍国社会发展事务。 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秘鲁裔族群常以跨国责任意识为行动基础, 通过专业化、 制度化的侨民

组织实践, 在祖籍国的医疗、 教育、 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提供支

持, 逐渐成为推动祖籍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跨国行动主体。①

(一) 美国秘鲁裔专业组织对祖籍国社会发展的支持

在美国帕特森市, 秘鲁裔移民最初多因怀念故国节庆与习俗而自发聚集,
并逐渐形成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社团组织。 较早成立的 “帕特森—苏奎罗足

球俱乐部” 不仅承载着移民社群的文化记忆, 也向利马周边的宗教机构提供

援助, 体现出文化实践与跨国支持的早期结合。② 在迈阿密, 部分来自秘鲁农

村地区的移民则以故乡地缘为基础组建社团, 旨在获取情感庇护与集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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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Ｐａｅｒｒｅｇａａｒｄ,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ｓ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 １４３.

Ｇｉａｎｎｃａｒｌｏ Ｍｕｓｃｈｉ,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ｄｅ ｌ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ｄａｄ ｙ Ｐｒáｃｔｉｃ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ａｓ ｅｎ ｌａ Ｃｏｍｕｎｉｄａｄ Ｐｅｒｕａｎａ
ｄｅ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Ｎｕｅｖａ Ｊｅｒｓｅｙ”, ｅｎ Ａｎｔíｐｏｄａ.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ｄｅ 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ｏｇíａ ｙ Ａｒｑｕｅｏｌｏｇíａ, Ｖｏｌ. ４３, ２０２１, 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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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来自秘鲁中部山区豪哈省皮丘斯镇的移民通过定期筹款支持家乡基础

设施建设, 并参与守护神纪念活动, 维系与原乡的象征性与物质性联系。① 这

类 “乡社型” 组织以内聚性的互助网络为核心, 其跨群体与跨族裔的外部联

系相对有限, 更多地体现的是情感与文化维系导向的社会联结形态。
与上述以地缘和情感纽带为核心的 “乡社型” 组织不同, 来自首都利马或

具有中上层社会背景的秘鲁裔移民创建的社团则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组织分化和

专业导向。 除前文讨论的侨民商会外, 此类组织还包括私人俱乐部、 专业协会

和慈善类非营利性机构等。 其成员通常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和职业流动性, 能

够跨越地域与阶层边界, 与其他秘鲁裔精英建立稳定联系, 从而构建起覆盖范

围更广、 持续性更强的跨国网络。 正因其制度化程度和专业属性更高, 这类组织

在知识交流、 技术转移和社会援助等方面对祖籍国产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其中, “秘鲁裔美国医学会” 是最具代表性的专业性组织之一。 该医学会

于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８ 日由 １５ 位秘鲁裔医生在亚特兰大创立, 是最早成立于美国的

秘鲁裔专业协会之一。 自成立以来, 医学会始终围绕三项核心使命展开运作:
推动秘鲁医疗专业人士的继续教育, 提升秘鲁弱势群体的医疗可及性, 加强

美秘两国在医学与文化领域的联系。② 在实践层面, 医学会长期在秘鲁贫困地

区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 通过捐赠药品与医疗设备、 组织学术活动以及线

上线下研讨, 逐步构建起一个开放共享的跨国医学知识平台。 目前, 医学会

已与秘鲁卫生部、 秘鲁国家医学院、 秘鲁医学院联合会以及多所秘鲁高校建

立了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秘鲁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水平和医事教育质量提

升。③ 仅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年内, 医学会便在秘鲁多地实施了多项大规模医疗援助

项目, 涵盖义诊、 专科诊疗、 手术、 疫苗接种、 心理健康辅导以及医疗物资

捐赠等内容。 这些项目依托地方医院、 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平台, 重点面

向弱势群体、 原住民社区和儿童癌症患者, 充分体现了医学会在公共医疗服

务领域高度制度化、 系统化和跨国协作的行动特征。④ 同年, 医学会综合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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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兼董事会成员巴尔迪维索获秘鲁外交部授予的 “海外秘鲁侨民奖”, 以表

彰其在医疗服务与公共事务领域对侨民社会融合做出的突出贡献。① ２０２４ 年

正值医学会成立 ５０ 周年, 秘鲁国家医学院向医学会颁发纪念奖章, 特别表彰

其半个世纪以来在提升秘鲁医疗服务质量、 加强医学教育及服务最脆弱群体

方面的持续投入与制度化贡献。②

类似的专业性组织还包括 “秘鲁安第斯之魂”。 该组织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在

纽约由一批商界人士、 专业人士及社区行动者共同发起, 创始成员多来自秘

鲁安第斯山区。 在返乡过程中, 他们切身感受到当地的贫困与公共服务的不

足, 因而组建了跨国援助网络, 为最边缘化群体提供持续支持。 该组织以

“消除贫困, 改善医疗、 营养与教育体系” 为核心目标, 重点通过跨国志愿服

务来提升安第斯地区居民, 尤其是当地儿童的生活质量与尊严。 在实践层面,
该组织每年开展为期一周的大型义诊, 覆盖安第斯山区的 １４ 个偏远社区, 并

逐步建立起全年常态化的医疗援助机制。 其专业团队不仅致力于应对紧急医

疗需求, 还通过健康教育、 常规筛查与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长期保障社区健

康与发展的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 该组织积极推进教育项目, 为秘鲁多地学

校提供教材、 电脑与师资培训, 助力构建可持续的社区支持体系。③

(二) 美国秘鲁裔公益组织对祖籍国的社会贡献

除专业性协会外, 在美国还活跃着多种由秘鲁裔移民发起的跨国公益组

织。 其中, 非营利性组织 “帮助秘鲁” 于 ２０１３ 年由纽约的秘鲁裔专业人士创

立, 旨在整合侨民社区资源与领袖网络, 并与秘鲁地方政府、 秘鲁当地社区

组织及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协作, 推动健康、 教育及环境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 其项目已覆盖秘鲁沿海、 安第斯高原及亚马孙雨林等八大区域, 展现

出广泛的地域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 在环境领域, “帮助秘鲁” 组织将生态治

理与社区发展相结合, 其亚马孙森林保护项目通过本地树种再造林、 可持续

生产与生态旅游等方式, 修复退化林地并促进生计转型, 从而提升侨民社区

在自然资源管理中的参与度与自主性。 相关项目直接惠及约 ５００ 人, 间接惠

及逾 １. ２６ 万人。 与此同时, “帮助秘鲁” 组织在城乡学校与社区建设生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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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推进气候与环境教育, 增强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与实践能力。 在教育

领域, “帮助秘鲁” 组织联合地方非营利性机构, 面向安第斯及亚马孙偏远地

区青年开展教育支持项目, 通过个人发展课程、 心理辅导及升学培训等方式,
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 并提升这些地区青年的升学机会。① 在卫生领域, “帮
助秘鲁” 组织展现出较强的危机响应能力。 在 ２０２１ 年新冠疫情高峰期, 该组

织在两个月内筹集资金并向利马及皮乌拉捐赠 １００ 台制氧机, 为 ２４０ 名居家

患者提供治疗, 挽救了至少 ２２１ 人的生命。② 自 ２０２４ 年起, 该组织又支持在

秘鲁卡亚俄省文塔尼利亚地区实施儿童健康项目, 聚焦于 ６ ~ ２４ 个月婴幼儿

的早期发育, 回应当地贫血儿童治疗中断率高及健康监测不足等问题。③

类似的跨国公益组织还包括 “阿亚库乔应急协会”。 该组织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正值秘鲁国内武装冲突高峰期, 旨在应对阿亚库乔地区大量

战争孤儿面临的生存与照护危机。 １９８７ 年, 该组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市设立分会, 逐步发展为美国秘鲁裔族群以组织化方式参与祖籍国社会重建

的典型案例。 分会的核心使命在于为失依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安全、 稳定且具

关怀性的成长环境, 并通过教育支持促进其长远发展。 在具体运作层面, 分

会通过持续募款与跨国志愿者动员, 长期支持阿亚库乔大区的五所 “儿童与

青年之家”, 为当地弱势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稳定的食物、 住所、 教育与基本生

活照护。 为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与资金使用的透明性, 分会内部设立执行委

员会与理事会, 专门负责筹资管理与资源分配, 确保善款直接、 高效地投入

祖籍国一线项目。④ 总体来看, 分会长期深耕战争创伤修复、 儿童权益保障与

教育促进等关键领域, 逐步构建起以照护、 教育与社会融合为核心的跨国援

助体系, 为秘鲁中南部边缘地区的社会重建与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稳定而持

续的制度性支持。
综上所述, 美国秘鲁裔侨民组织的跨国社会实践已明显超越临时性慈善

援助, 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化、 专业化且具可持续性的社会参与模式。 正如莱

维特提出的 “社会汇款” 理论所揭示的, 侨民通过跨境传递组织经验、 治理

理念、 专业规范与公共服务意识等非物质资源, 不仅回应了祖籍国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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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与环境等领域的现实需求, 也持续嵌入其社会制度的运行与治理机制的

改进之中。 相较于依赖正式政治代表权的参与路径, 这类以非营利性组织与

专业社团为载体的跨国实践, 使侨民得以在非正式制度空间中发挥稳定而持

久的制度性影响, 显著拓展了其介入祖籍国事务的行动边界。 由此可见, 社

会发展层面的跨国参与不仅丰富了侨民能动性的表现形态, 也为理解移民群

体在国家治理中的潜在角色与制度创新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经验

参照。

六　 小结

作为秘鲁海外侨民中规模最大、 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之一, 近年

来, 美国秘鲁裔族群, 尤其是其中的中上层行动者, 通过持续的跨国组织动

员与制度化实践, 逐步在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三个维度参与并影响祖籍国

事务。 这三条跨国实践路径形成了具有协同效应的制度结构: 政治参与为跨

国资源整合与嵌入祖籍国治理体系提供了关键制度接口; 经济贡献通过侨汇、
投资与商业网络, 为国家回应侨民诉求提供了现实基础; 社会发展实践则在

相对非正式的治理空间中累积信任与社会资本, 巩固了跨国参与的社会基础。
三者共同构成美国秘鲁裔族群制度性跨国实践的整体结构, 体现出其在 “祖
籍国—海外侨民” 关系中的多层次制度能动性。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跨国影响并非由美国秘鲁裔整个群体均等实现, 而

是高度依赖于群体内部异质化的阶层结构、 资源分布与组织能力, 其主导力

量集中于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与制度可及性的中上层行动者。 因此, 美国

秘鲁裔族群的跨国能动性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与条件性, 其制度效应亦受限于

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与国家回应机制。 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关注美国秘鲁

裔族群的内部差异, 系统比较处于不同阶层与组织地位的行动者在跨国制度

嵌入中的作用路径, 并在比较视角下深化对政治、 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互动

及其长期演化的理解, 进而推进对移民跨国制度参与的条件性与可持续性的

理论解释。
(责任编辑　 范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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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ｄｓｈｉｐ.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ｐｌａｙ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８８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ｒｏｍ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ｎｇ Ｙｕｔｏ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Ｍａｏｃｈ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ｅｒｕ’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ｕ.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 ｋｅｙ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ｙ 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ｎ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ｕ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ｔ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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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３ ２０２６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１２７ Ｈｏｗ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ＩＰＡＣ ａｎｄ ＣＡＮＦ
Ｌｉ Ｄｅｐ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ｔ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ｒｅ ｋｅｙ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Ｕ.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ｅｌｐｓ
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ｕｌｔｉ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ＩＰＡ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Ｆ)
ａ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 ｋ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ｂｙ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ＩＰＡＣ),
Ｃｕｂ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Ｆ)

(黄　 念　 审校)

—０５１—


